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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家，我们把那包装

纸撕开，上面有相同的封印，
文稿纸、字体都是一样的。路
易斯念了起来：

11月5日，希梅洛求见了
国王，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
而国王也肯定地说他很相信
我们的无辜，但在和议会商议

之前，不能决定是不是要帮助
我们。

大统领继续向国王为军团

求情，和国王12月19日在特
努埃尔又会面了一次……

第二天第一个弥撒刚结
束，在圣瓜迪亚僧侣的赐福
下，我就带着一支小分队朝佩
里斯科拉挺进了……若干天
之后，我们顺利返航，圆满完
成统领交给我的任务。但唯一

令人伤心的是，我牺牲了不少
萨拉瑟罗苦役犯。
“稍等一下。”我叫住路

易斯。我的上帝，杀人的梦境，
那个海滩，不安的大海，那群
僧侣骑士把那些拴着铁链子

的人都残忍地杀害了。我看看
手上的戒指，它却安静地发出
暗光。

路易斯又拿起了那本

文稿：
回来之后，统领明明知道

很危险，但还是一路跟着国王
到了威尼斯，继续向国王为圣
殿骑士求情。就在首都的修道
院里，国王不顾他之前所做出
的贡献，在12月5日将他残
忍地处决了……

教皇的最高命令下达，尽
管我们勇敢的圣瓜迪亚首领

经过了一年多的抵抗，米拉维
特和阿斯科都必须投降。那个
时候，蒙松和查拉梅拉的工事
还在抵抗，但是后来也不过多
坚持了几个月罢了。

两个月之后我被传讯……

没过多久，教皇来信，要求给我

们施加更加残酷的刑罚。
于是我们被带到伊达城，

在12月的一个浓雾茫茫的早
上，我被押上了刑椅。刽子手们
轮流拷问我们，他们想知道我
们把财宝都藏在了哪里？没有
一个加泰罗尼亚、阿拉贡和瓦
伦西亚的僧侣在迫害中投降。
大概一年之后，我们所有人都

被重新拉到巴尔贝纳，而塔拉
哥纳的教会则宣布了我们的无
罪。但圣殿已不存在了。

一个僧侣向我传授了有
关绘画和石刻的知识。我觉得
这样一来，至少可以把这些卑

微的作品献给上帝，把他圣徒
的形象画下来让大家参拜。

在被释放大概两年后，我
们圣殿骑士的大统领雅克斯·
德莫雷，在广场上被活活烧
死。法国国王和教皇同时也在
上帝的法庭上受到了审判。他
们两人在这一年里，都陆续离
奇地死掉了。

哈伊梅国王活得久一些，
是在一年前，博布勒修道院附
近的圣克鲁斯修道院去世的。
他在死前说道：要到明暗交接
的时候了，现在就是关键。

我还能再跟你们说些什
么呢？在我生命的尽头，在经

历了骄傲、尊严、荣誉和失败、
痛苦和激情，我发现我所一直
保守的秘密也该在上帝那里。
它被藏在圣人们踩踏的土地
里，圣母的神圣之美中。
“这段历史很精彩，”路易

斯说，“但没有提供任何线索。”

“也许它隐含其中呢。”
奥里奥沉思着说。
“倒数第二句，是吗？”我

问道。
路易斯重新拿起书稿：

“我一直保守的秘密在上
帝那里。它藏在圣人踩踏的
土地里，在圣母的神圣之美
中。”
“圣母的皇冠。”路易斯惊

叫起来，“文中说‘圣母的神圣
之美处’，肯定就是线索。”

我们仔细地观察着那顶
皇冠。没错，真的是货真价实
的锡块。把版画放在一张桌子
上，奥里奥小心地用小刀在皇
冠的旁边试探性地刮。不一会
儿，皇冠就翘起了一个边。它
真是用很精细的金属做的，我

十分小心地把那个皇冠揭了
下来，它的下面，肉眼就可以
看清有几个拉丁字母：Illa-
SanctPau。“圣保罗岛。”我
大叫，“那笔宝藏在圣保罗岛
的一个海穴里。”

DEFGHIJ

一想起要写黑田小学时

代的植草和我，不知什么缘
故，只能回想起仿佛风景画中
小小的点景人物似的我俩。比
如，校园里随风摇曳、花萼累
累的藤萝架下的我俩，去服部
坂、基督坂、神乐坂的我俩，站
在大榉树下面、用钉子把丑时

参拜者上供用的稻草人钉在
大树上的我俩，如此等等。风
景和环境都能比较鲜明地回
忆起来，然而我们两人，只不
过是记忆中的剪影而已。

我不知道这是由于年代
久远了，还是由于我本人的资

质，总之，要把我们两人当年
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回忆起来，
那是需要经过一番努力的。

用望远镜头观察之下的
植草圭之助，在黑田小学的学
生中间，和我一样，也是个性
格大与人殊的孩子。

就说衣服吧，他穿的都是

绸缎之类做的肥肥大大的衣
裳，裤子也不是小仓（Én(�

Ñ4%og+p[qÁ�R�）
的料子做的，也是软绵绵的。

就整个印象来说，我总觉
得他像个梨园子弟———现在
回想起来，觉得他好像一碰就

倒的小小美少年式的人物。
我记得，有一次因为路不

好走，植草跌了一跤，一身漂
亮衣服全毁了。他大哭，我把
他送回了家。

还有一次是开运动会的
时候，他跌到有积水的洼地

里，雪白的运动员成了黑泥
人，他抽抽搭搭地哭个没完，
我好好安慰了他一番才罢休。
也许是因为同病相怜吧，爱哭
的植草和爱哭的我，彼此都怀
有亲近感，热诚相待，所以我
们两人总是在一起。这样，我

就以哥哥对待我的态度对待

植草了。
植草在每次运动会的赛

跑项目中总是倒数第一，但有
一次他突然跑了个第二，这时
我一个健步冲了上去：“好

啊，好啊！加油！加油！”我边
喊边跟他一起跑，一直跑到终
点，大为高兴的立川老师把我
们两人紧紧抱住。

那时，植草拿着领的奖
品———记不得是彩色铅笔还
是水彩颜料———走到卧病的
母亲跟前。他母亲喜泪纵横，
替植草向我连连道谢。现在回

想起来，我倒是必须向他们道
谢才对。

因为，懦弱的植草使我产

生了应该庇护他的想法，这样，
不知不觉中就使我成了连孩子
头儿也得刮目相看的人了。

立川老师对于我俩的这种

关系，大概也是极为满意的。有
一天，他把我叫到教员室，以探
询的口吻和我商量设一名副班
长如何。我当时很不高兴，以为
这是嫌我这个班长不中用才这
么做的。老师目不转睛地看着
我，他问我：“如果由你推荐，

你打算推荐谁？”
我提了一名本班成绩优

秀的学生。老师听我这么一
说，立刻讲了大大出乎我意料
的话：“我的意思是找一个成
绩稍差的家伙当副班长。”我
大吃一惊地看着立川先生。

老师笑眯眯地瞧着我说：

“让差劲的家伙当副班长，他一
定认真地干。”然后他就像我们
班同学一样称呼我，说：“小黑，
让植草当副班长怎么样？”

话谈到这个地步，我深深
感到老师对我们是何等良苦
用心。我万分激动地瞧着立川

老师。他说了声：“好！就这样
定啦！”站起身来拍了一下我
的肩膀，又笑着跟我说：“立
刻告诉植草的妈妈，他妈妈一
定会很高兴。”

从此以后，植草胸前佩戴

上红色缎带的银色徽章，不论
是在教室还是在校园，都和我
形影不离。

立川老师曾经说过，植草
是个懦弱儿童的样本，但是他
此刻也注意到了植草身上沉
睡未醒的才能。他为了使植草

尽可能快地开出灿烂的花，把
他移栽到副班长这个盆里，而
且放在向阳之处。不久，植草
写出了使立川老师大吃一惊
的、十分精彩的长篇作文。

KLMN

烧饼的声音变小了，她

这人从来都是大嗓门儿，说
话、笑、打哈欠，都是大嗓门
儿，这时候她的嗓门儿倒小
了，这说明她的心里已经虚
了。她看看周围，她不愿意周
围那些邻居听到她和董老师
的对话，她希望他们马上走

开，但他们围得更近了。小镇
里的人对什么都感兴趣，家
长里短在他们就是难得的山
珍海味。
“什么意思！我倒不知道

是什么意思！” 董老师大声
说，抓住了别人把柄的人都

是这口气。
烧饼怔住了，她明白董

老师已经气到了极点，因为
她看到了他的手在抖，董老
师突然又狠狠看了一眼烧
饼，问烧饼他们是什么时候
结的婚？什么时候？什么时

候？什么时候？董老师一连问
了好几个什么时候。

烧饼当然记着这个日
子，并且，马上小声说了出
来。“九三年八月。”
“对！已经十五年了。”董

老师又用很大的声音说，“你
知道十五年是什么意思！”

烧饼心里都明白过来了，

她心里什么都明白，一下子就
明白过来了，她身子有些发
软，她推开董老师，想过去开
门，她想赶快让自己和女儿进
家，进了家就是另一个世界，
她不想在邻居们面前丢人现
眼，但她手里的钥匙已经打不

开这个门了，门锁已经换了。
烧饼吃了一惊，转过了

身，小声说：“啊，董文明，你
把门锁也换了？”
“是！你骗了我十五年，

我未必就不能换把门锁！”董
老师站了起来，说。
“你不让我进门可以，但

你得让笑笑进家呀。笑笑是你
的女儿呀！”烧饼又小声说。
“笑笑是谁？我问你笑笑

是谁？”董老师看了一眼旁边
的女儿，更火了，“真是天大的
笑话！你还想骗谁？”董老师把
手猛地朝天上一扬，手就停在
了半空，但他还是没有把要说
的话说出来，周围的邻居们却
都一下子笑了起来，但他们马

上都不笑了，他们都看着董老
师的女儿董笑。董老师的女儿
董笑的脸在那一刹间是那么
白，白得像死人，她好像不会动
了，她就那么背抄着手，靠着

墙站在那里。
“走，笑笑！”烧饼下死劲

拽了拽笑笑，她要去搬救兵
了，这局面，她恐怕对付不
了。烧饼拽上笑笑往院子外
走，董老师却把脸转到另一
边去，看着另一边。

离很远，董老师就能听
见是他母亲来了，他冷笑了

一下，他料定了烧饼就会来
这一手。董老师的母亲已经
很老了，老到连她自己也不
知道自己到底是八十几了，
是烧饼搀着她，她已经走不
快了，东倒西歪地走着，但烧
饼希望她能走得快一点，最

好能快步如飞，所以看上去
倒像是一次绑架。董老师的
母亲一边东倒西歪地走着一
边激动地说：“为什么？为什
么好好儿的把床锯了？啊？”

董老师已经拿准了烧饼
会去做什么，所以他在她走

后就一直没有开门进家，一
直脸红红地坐在那里，他知
道他要是开了门，烧饼就会
把他母亲直接搀到屋里来，
然后就再也不会离开。董老
师就一直在门口坐着，后来
就有人在他旁边打起扑克

来，这些人说是打扑克，心却
始终在董老师这边。

董老师的母亲被搀过来
了。“阿大！你把门开开，让小
张和笑笑进家。”董老师的
母亲用手里的拐棍敲了敲那
半张床，对儿子说。

“我为什么开门？”董老
师对母亲说，“您想没想是谁
骗了我整整十五年！”

董老师忽然动起气来，用

一只手“啪啪啪啪”拍着胸脯，
他一急就开始说家乡话了，很
快，快到人们都听不懂。董老师
的母亲倒不说话了，吃惊地看
看烧饼，又看看儿子，她不知道
儿子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情，但肯定是有事了。

OPQRSTUV

叶名琛在历史上，已经

被定位为带有强烈贬义的
“怪人”。洋人打上门来，只
管关起门来扶乩请神，在僚
属面前，装做什么事都没有，

学谢安以示“镇定”。可惜，
等不来“小儿辈破贼”，等来
的却是鬼子进村，洋人打破
了大门，把他抓了去。当时人
就说他是：“不死，不降，不
走；不战，不和，不守。古之所
无，今之罕有。”

然而，换了我们，如果处
在叶名琛的地位，又能怎么

样呢？战，没有本钱；和，没有
授权；守，自然是守不住；走
（r）的话，清朝法度，地方官

守土有责，如果弃城而走，日
后是要掉脑袋的。一介县令尚
且不能逃，何况堂堂的两广总
督？走尚不可，降就更不行
了，自己丢人不说，家族的脸
面都没了，多少年多少辈抬不
起头来。当然，死是可以的，只
是，叶名琛自许名臣，有“疆
臣抱负”，要为朝廷分忧，国
家外患未了，不能死。

广州城破之后，叶名琛

做了俘虏。洋人还算 “文
明”，没有给我们的总督大
人五花大绑，上铐戴镣，甚至
连碰都没碰他，还让他带上
日用品，甚至食用的粮食并
若干仆人，因为叶大人既不
打算吃洋人的饭，也不打算

用洋人的东西，当然更不用
说使唤印度人了。就这样，叶
名琛被带到了船上，一路漂
泊，到了印度的加尔各答。在
那里，叶被关在一栋小楼里，
每天写字作画，以海上苏武
自许。据说，他的钤有“海上

苏武”印章的字画，大半都
送给了洋人（X½Ò�\t

? s t = + R S u v �

w），是否真确，不好说，可
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

就是他老人家只吃自己带去
的粮食，一年后粮食吃光了，
他便不食而死。

按说，死在加尔各答的叶

名琛，如果非要类比哪个古人
的话，往好一点说，倒更像不
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因为他真
的不食“洋”粟死掉了。虽然
同在异域，苏武是汉朝的使
节，被扣押在匈奴，放了19年
的羊，叶名琛是清朝的疆臣，

城破做了俘虏，两人的境遇好

像根本挨不上。不过，仔细想
想，叶的自许也不无道理。按

清朝的制度，虽然总督实际上
是疆臣，但名义上却是上面派
下来的中央官员，而两广总
督，一向是负有跟洋人打交道
办交涉的使命的，在鸦片战争
之后，这种职责更是明确，所
以，叶也可以说是具有使臣的

身份。作为使臣办交涉而交涉
不明白，进而被野蛮的洋鬼子
扣押，所以，他当然是苏武。为
了不辱使命，打定主意不食洋
粟，可是加尔各答没有羊可
牧，带来的米又不够多，只好
不食而死了。

叶名琛的“怪”，事实上
是两个文化差异巨大的世界
碰撞之初很容易产生的现
象。当时的中国人，实在不知
道该怎样跟洋人打交道。打
又打不过，谈吧，又不是一种
话语体系，自己很是放不下

天朝上国的架子，心里总是
拿洋人当本该给自家进贡的
蛮夷。从这个意义上说，叶名
琛之所以看起来可笑，仅仅
是因为他的处境。他不幸地
是一个特别有抱负的旧式士
大夫 （xü'yN z{9

|），却撞上了新时代的门
槛，他绝非贪生怕死之徒，但
却遭遇了比死还屈辱千百倍

的难堪，换来了百多年的笑
骂。虽然算是清朝大员中第
一个坐过洋船的人，又在洋
人的地盘上生活了一年有
余，但是他到死也没有明白
他的对手是些什么人，只有
按照古书上的古人模样行

事，学伯夷叔齐，自许苏武，
即使是把字画给洋人，其实
也算不得失节，因为那毕竟
是洋人自己来讨的：在洋人
看来是好奇，在叶名琛则是
教化———让这些蛮夷见识点
中华文化。


